老黄牛

    姜总召集酒厂的几个高管在他的办公室开会，气氛有点严肃。这是他们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召开的第三次会议，主要研究如何搞定老黄这家伙的问题。

    老黄是条老黄牛，是个好人，是镇上税务部门负责国营企业的专管员，官不大，却不大不小正好主管征收他们酒厂的税收。说实在话，他们酒厂表面上是国营酒厂，属于国企，规模却不大，区区十来排酒桶，和附近赫赫有名的五粮液、泸州老窖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话又说回来，小酒厂有小酒厂的生存之道。今年他们的酒厂，就取得可喜成绩。若说成绩的取得，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。说是意料之外，这是他们在生产中差原料（即红粮，又名红高粱）一百万斤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难之际，酒厂不仅起死回生，还让酒厂的十来排酒桶逐步加粮为一千斤左右，生产超过历史加粮的最高水平，虽说面临过杂醇超标、糖酒公司拒收、积压“爆库”的紧急情况，但终能化险为夷，实现增产增收。说是情理之中，就是在关键时候，老黄总能出现，老黄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当然老黄也是为了给国家培植税源和提高税率。老黄利用他作为专管员的特殊身份，通过粮站，很快解决了酒厂的原料问题，还解决了酒厂的辅料问题，帮助酒厂渡过难关。

    现在姜总他们聚在一起，共谋少上一点税，给职工多发一点福利，过个好年。姜总的这种想法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难就难在老黄这关不好过。因为姜总的这种想法，在税务部门眼里，属于大逆不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偷税漏税，俗话说得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还算松活的，严重者，还会被绳之以法，受到法律严惩。老黄在县上工作的时候，就曾有过一次将一个侵吞国家税收的企业高管投进监狱的记录。所以，姜总他们这回试图在老黄眼皮底下少上一点税，老黄不可能答应。更何况，他们想偷税，只能在原料进价上做手脚，通过提高原料进价来少报利润，从而达到少上所得税的目的，但原料是老黄帮忙联系的，这个价格怎么作假。既然如此，姜总他们怎么不一筹莫展呢？

    “我不相信老黄这老牙齿就是四季豆不进油盐！”牙齿上让香烟熏出了龋齿的邹成功呼地站起来，把胸膛拍得当当的响。

    邹成功是跑销售的，凡事爱打保票。财务总监李璐并不看好邹成功，邹成功在李璐眼睛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娃，说的话很难兑现，李璐开玩笑地说：“这回你邹水娃把这件事办好了，我李璐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”李璐的话就像迎面给邹成功泼了一瓢冷水，把邹成功搞得很不服气。

    姜总招呼邹成功坐下，叫他冷静一下，询问他有什么好主意。

    邹成功立马起了兴致，觉得表现的机会来了，他仍然像平常一样称呼姜总叫姜哥，“姜哥，我认为要摆平老黄，办法不是没有，我知道老黄爱喝烧酒，尤其是我们酒厂的酒，他特别有感情。”邹成功胸有成竹地说。邹成功说话的时候，见姜总脸色有些变了，不免有点扫兴，但他还是厚着脸皮接着说，不管姜总爱听不爱听。

    姜总很不耐烦地打断邹成功的话，“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了！”

    “你知道什么了，姜哥，我的话还没开头呢！”

“我咋不知道？老黄喝的烧酒都是我和李璐过年的时候给老黄送的，但老黄从来就不白收。以后，老黄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给他送酒，所以，每年还不到过年，老黄就提前主动二十斤三十斤地给我们买酒，买得我们很难为情。”

邹成功突然有点毛塞顿开的样子，他一拍脑门，把话锋一转：“我有主意了！”

    李璐颇为不屑，眼光从邹成功狡黠的脸色一扫而过，轻蔑地说：“你又有什么主意哦？”

    邹成功从李璐眼光里感觉受了莫大的侮辱，红着一副面孔，提高嗓门气冲冲地吼道：“李璐，我没有主意，我这种人能有什么主意？”

    姜总镇定地朝邹成功摆摆手，叫邹成功不要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

    邹成功白了一眼李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闷气，随后，他大胆提出绕过老黄的主张，直接找税务支局的分管副局长牛局长。在场的人谁不知道，牛局长是邹成功的老挑，他爱人姐姐的爱人，这人不像老黄这种人四季豆不进油盐，牛局长这人很懂得人情世故，很会处事，即使酒桌上喝醉了酒应承的事他都会认账。

    李璐知道邹成功的意思，直接把话挑明了来说：“邹水娃，你哪根脚趾头在鞋子里动谁不知道，一句话，你就是想找牛局长喝烧酒嘛！对不起，这回要请客的话，你得自己垫钱，等把事情办好了，才能到我这儿来实报实销。”

   “李璐，我们酒厂哪个请客是私人垫钱的，都是先借支再报销，公事公办！你李璐今天像这样对我，不是明摆着欺人太甚吗？”邹成功一下就火冒三丈，把手在脑门后面扬一扬，“算了，算了，这牛局长我不请了。话又说回来，全镇上请牛局长的人多的是，虽说我们是老挑关系，但我还未必请得动呢！”

    姜总看着邹成功，慎重地问：“邹水娃，这回你不要再是水娃了哈，你这回给我拍胸口，你保证给我把事情搞定。”

    “我敢保证把牛局长请出来，但我不能保证把税收的事情搞定！”邹成功放低声音说。

    姜总一下就来气了，“搞不定你还说个球啊！看来你邹水娃真是个水娃！”

    邹成功没有吭声。

    姜总拿出一包香烟，给在座的班子成员打了一桩，缓和了一下气氛说：“邹成功，我知道这回你不是水娃，我知道牛局长这儿你一定有办法。牛局长这儿你如果能够搞定，这顿饭钱不仅不让你来垫钱，还要从少交的税收中返点子给你作为奖赏，我相信在场的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，你看怎么样？大家的意见呢？”

    在场的人都会意地点着脑袋。

    邹成功在大家的热切期待中应诺下来。至夜，邹成功在牛局长平常吃饭的窝子芙蓉蛋饭店订好了雅间。牛局长如约而至。不等开席，牛局长问什么事情，并提出等酒厂方把话说清楚了他才肯动筷子的要求。姜总朝邹成功递了一个眼色，示意让邹成功说。等邹成功一五一十地说明了缘由，牛局长犯难了，无论如何要酒厂方把老黄请到位，否则事情难办。李璐疑惑了：“你这牛局长当的什么局长哦，天底下有哪个局长是怕部下的，你这牛局长还牛个屁，真是个牛逼。”
    邹成功请牛局长给老黄打电话。牛局长没有推辞。但牛局长有言在先，他说老黄是出了名的四季豆不进油盐的人，即使他们一把手也很难请得动他。不一会儿，牛局长把手机拨通了。大家看牛局长的表情就知道电话那头已经有好消息了，看把牛局长高兴得……牛局长觉得很有面子，捏住手机，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，老黄答应了，老黄答应了。看来，老黄这四季豆终于要进油盐了。牛局长把手机往桌上轻轻一放，用商量的口气说：“老黄刚才答应了出来吃饭，但现在出现了一点状况，他的爱人老毛病犯了，起不得床，他等中药给爱人熬好了，才能出来，叫我们吃着等他。”牛局长略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我们把这顿饭菜带到老黄家里去吃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经牛局长这么一提，大家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，一致通过。

    一桌人一窝蜂涌到老黄家里，服务人员负责将订好的饭菜朝老黄家里端。

    还算不错，老黄不仅没有拿不好看的脸色给大家看，由于老黄家的饭厅狭小，老黄的爱人在病床上吩咐把餐桌搬到稍宽一点的客厅来吃，其实，客厅也窄，桌凳放下去，坐在靠电视柜一方的邹成功的背已经挨着老黄的老旧电视了。席间，大家和老黄有说有笑，不觉得有什么尴尬，大家也一点感觉不到老黄就是大家传说中的四季豆不进油盐的人。等饭菜吃完了，邹成功去买单，蓦地怔住了，原来老黄已经把单先买了。

